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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6 年春节档上映的《惊蛰无声》， 是张艺谋首次将镜头对准当代国家安全战场的尝试。作为一部谍战片， 影
片在继承传统类型范式的基础上， 实现了悬念机制、 人物塑造和视觉表达的协同创新。在悬念建构层面， 影片通过明暗交织

的双线叙事结构， 将传统谍战片依赖情节反转的外在悬念转化为聚焦于人物内心挣扎的心理悬念； 在人物塑造层面， 影片着

力刻画黄凯这一临界人物的状态变化， 展现他在被策反过程中呈现的复杂心理； 在视觉表达层面， 影片以无人机视角、 监控

镜头和跟拍手法构建起技术时代的被窥视感， 形成兼具时代性与象征意味的隐喻美学。尽管影片在次要人物塑造上存在功

能化倾向， 但仍为当代国安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叙事范式和美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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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are Out， released in the 2026 Spring Festival film season， is Zhang Yimou’s first attempt 
to focus on the contemporary national security battlefield.  As a spy movie， it achieves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s in suspense mechanisms，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visual expression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
tional genre paradigm.  In terms of suspense construction， through an interwoven dual narrative structure of 
overt and covert narrative threads， the film transforms the external suspense of traditional spy films， which 
relies on plot reversals， into psychological suspense centered on characters’ inner conflicts.  In character 
building， the film focuses on depicting the indeterminate state of Huang Kai， a liminal figure， and presents 
the complex psychological process he undergoes in the course of being coerced into betrayal.  In visual expres⁃
sion， the film constructs a sense of being surveilled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via drone shots， surveillance foot⁃
age and follow-shot techniques， forming a metaphorical aesthetics with temporal and symbolic implications.  
Despite the functional portrayal of secondary characters， it still provides a new narrative paradigm and aes⁃
thetic experience for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 security-themed spy movies.

Key words： Zhang Yimou； spy movie； psychological suspense； liminal character； visual metaphor

文章编号： 1673-1646（2026）04-0007-07

收稿日期： 2025-08-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与中国电影发展路径研究（21JHQ005）
作者简介： 周  星（1958−）， 男， 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专业： 戏剧与影视。E⁃mail： 82123@bnu.edu.cn。

吴英华（1995−）， 女， 博士生， 从事专业： 戏剧与影视。E⁃mail： 1439873685@qq.com。



2026 年第  4 期中 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随着时代发展， 中国影像中聚焦谍战题材的艺

术创作日益增多， 其表现形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 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反特片、 展现战争年代我

党渗透敌人内部隐蔽战线坚守意志表现的谍战片， 
以及逐渐扩展为敌我谍战交织纠缠表现的复杂性

影像故事。无疑， 谍战天然具有主流价值观和意识

形态立场， 但随着谍战故事的延伸， 其类似于警匪

片以及其它类型创作的复杂性人性开掘， 也推动了

中国电影的类型拓展与美学演进。在这一历程中， 
张艺谋导演因其广阔的创作视野和对多样题材的

拓展， 一直保持着对电影类型与电影语言的积极探

索， 同时在跨度很大的题材创作中也展现了应变与

创新的卓越能力。近年来， 他逐渐跳出此前擅长的

历史叙事与武侠类型， 开始尝试犯罪悬疑、 战争、 
谍战等主流商业类型， 先后创作完成《悬崖之上》 
《坚如磐石》等作品。2026 年春节档， 他再度推出间

谍题材新片《惊蛰无声》。该片由国家安全部指导

拍摄， 首次将镜头对准当代国家安全隐蔽战线， 以
深圳这座高科技城市为叙事空间， 将国家安全、 现
代谍战与技术博弈融于一体， 由此展开一场发生在

当下时空的隐蔽而激烈的无声较量。这部作品既

是张艺谋个人创作谱系的重要延伸， 同时也在悬念

机制、 人物塑造与视觉表达等方面， 为中国国家安

全题材电影提供了新的创作范式， 再次显示出张艺

谋在国家主流价值观把握上的高度， 和在类型题材

探索上不断的延伸和开掘的卓越能力。

1　悬念的重构： 从身份迷局到心理博弈

在以谍战片为代表的特殊类型影片的创作中， 
无论是剧作需要， 还是大众心理期待， 悬念、 反转、 
甚至暗合迷惑性的叙事以及套中套， 都是必不可少

的因素。由于影像是在一个实境中由人物去演绎

宛如生活进程的故事， 因此打破人们“眼见为实”的

习惯， 不断设置圈套， 让人们对既期待却又意外的

情节充满着好奇， 成为吸引观众观看影像的重要因

素。在张艺谋这部电影《惊蛰无声》中， 单论“惊蛰”

就富有意味， 既是试图为谍战题材探索提供新意， 
又是出人意料的惊异感的表现。由于中国谍战片

必然要站在主流价值观的角度， 以维护国家安全作

为其基础和立场， 因此， “惊蛰”最能触动人们希望

看到国家安全机构揭开谍战暗处真相的心理； 而如

何激起观众意外的感知， 从而实现观赏的满足， 就
成为剧作必须要把握的要素。显然， 创设悬念及如

何展示悬念已惊人耳目， 就成为不可或缺并且考验

电影吸引力的要素。

1. 1　传统悬念机制的激活与身份迷局的铺陈

在世界电影的类型谱系中， 谍战片是为数不多

能够与宏观政治进程保持同步演化的电影类型。

它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语境之中， 成形于

冷战对峙格局形成之际， 并在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

对立与情报博弈中， 达到其类型美学与产业规模的

全盛阶段。而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中， 谍战片于

新世纪后才进入相对繁荣的发展阶段， 先后诞生了

电视剧《暗算》 《潜伏》， 电影《风声》 《听风者》等一

批优质影视作品， 在银幕与荧幕上形成令人瞩目的

中国谍战类型景观。在创作这些经典谍战作品时， 
创作者往往以悬念作为核心的叙事动力。所谓悬

念， “即兴趣不断向前紧张与欲知后事如何的迫切

要求。无论是观众对下文毫无所知， 但急于探其究

竟； 或对下文有所揣测， 但愿使其明确； 甚或已感

到咄咄逼人， 对那即将出场的紧张场面怀着恐惧

——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 观众都可谓处于悬念之

中， 因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他的兴趣都非向前冲

不可”［1］215。换言之， 悬念就是对关键信息的隐藏与

揭示。具体到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 创作者通常

刻意隐藏关键人物的真实身份， 尤其是其卧底或叛

徒身份， 让观众与片中人物一同置身于“谁是叛徒”

或“谁是卧底”的身份猜测中， 通过一些微妙的细节

线索进行推理判断， 最终在身份揭晓与情节反转中

获得强烈的情感满足， 这也构成谍战类型最为经典

的叙事模式。

这一悬念机制之所以长期有效， 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谍战片这一类型自身的叙事前提。严格来说， 谍战

片在发轫之初就是悬疑动作类型的一个子类型， 它的

叙事前提表面上是一道极度分明、 不容混淆的敌我界

线， 但真正驱动观众持续投入的， 正是在一份敌我/
善恶两立、 区隔、 辨识的表达中， 传达着一份敌我莫

辨、 真假难识的张力［2］。 《惊蛰无声》对这一传统悬念

机制的运用， 首先体现在它所采用的谜题式开局。在

影片的前三分之一段落中， 观众与国安小组处于信息

对等但不完整的状态： 境外间谍活动频繁， 抓捕行动

屡屡受挫， 且内部有人正在被策反， 但具体身份与涉

事程度尚不明确。影片随即把怀疑范围聚焦于三名

核心人物， 并依次展开针对性讯问。对技术组长陈依

的询问， 以“无人机信号异常中断与恢复”的巧合为切

入点， 同时揭示出其大学期间与境外间谍品山曾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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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区的过往经历， 多重偶然性的叠加， 使这种技

术行为与个人履历呈现出一定的可疑性； 对黄队的讯

问以“在严迪和陈依之间选择一个”的突兀假设为切

入点， 迫使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做出直觉层面的本

能反应； 对严队的试探则以“前女友生日”作为密码验

证突破口， 以此暴露出冷静理性之下的情感软肋。可

以说， “谁是钉子”成为贯穿开篇的核心悬念。

基于这种身份迷障的精心铺陈， 影片在叙事推进

中构建了环环相扣的身份反转机制， 使传统悬念模式

在当代叙事语境中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影片先以黄

队被策反作为第一重转折， 打破观众对人物立场的初

始预判； 继而通过严队与境外势力通话的情节， 刻意

制造其为内奸的假象， 动摇前期所建立的稳定认知； 
直到最终揭示严队实为国安安插的卧底， 此前所有可

疑的行为才获得重新解释， 观众在恍然大悟中完成第

三重， 也即最终的身份认知反转。 《惊蛰无声》正是

通过这样一系列重要信息的碎片化呈现以及多重反

转， 刻意营造身份模糊感以及个体立场的不确定性， 
由此强化影片整体叙事的悬疑张力， 实现对传统谍战

悬念机制的典型运用。

1. 2　心理性悬念的生成与叙事重心的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 影片开篇三场针对不同个体的询

问， 实际上并没有推进案件的侦破， 而是以多层面、 
多维度的试探为手段， 使被询问者对自身认知与周边

关系产生动摇， 这正是《惊蛰无声》对传统谍战类型片

悬念机制的创造性发展所在。它既延续了谍战题材

通过身份迷局制造戏剧冲突的经典范式， 又通过心理

层面的深度试探和对观众认知的持续牵引， 使悬念的

生成从外在的情节反转向内在的心理博弈过渡， 从而

进一步丰富了谍战类型的叙事表现力。

心理性悬念的有效建构， 首先依赖于影片在叙事

层面采用的独特结构设计。具体而言， 影片采用一明

一暗的双线交织叙事结构， 即“一边查案子， 一边查

钉子”。影片的明线， 围绕国安小组对新型战机隐形

涂料泄密案的调查展开， 以追踪被拦截情报的泄密源

头为叙事目标； 暗线则是调查过程中秘密启动的“惊

蛰”行动， 其真实意图在于排查并清除阵营内部被境

外势力策反的潜伏人员。这一双线结构的关键之处， 
在于两条线索并非平行铺陈， 而是以明线服务暗线的

方式交织运行： 明线中的金属盒子看似是推动案件侦

破的关键物证， 在叙事功能上实则成为引诱暗线中内

部“钉子”主动暴露的诱饵。这种线索的嵌套设计， 不
仅为影片中主要人物的内心挣扎提供了具体的故事

依托， 也为心理性悬念的持续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叙事

基础。

希区柯克曾指出， 悬念的产生建立在观众相较

于剧中人物所拥有的信息优势上， “让观众知道一

些角色不知道的事情， 这样就能产生所谓期待性复

杂情境。在楼层或者沙发下面放一颗炸弹， 观众预

想到它会爆炸， 由此产生一种持续且强烈的心理紧

张状态”［3］。  《惊蛰无声》开篇点明国安系统内部有

人被策反， 随着叙事推进， 黄队深夜与境外间谍白

帆秘密会面， 观众已先于其他角色知晓其被渗透的

身份。在此基础上， 国安部门故意调包证据、 部署

监控， 并将调查范围缩小至黄队与严队两人， 形成

高压封闭的叙事场域。此时的黄队已深陷泥潭、 难
以脱身， 只能在外部指令与内心挣扎中继续行动。

这种情节设置实现了悬念形态的关键转向： 观众不

再主要关心内鬼是谁、 故事如何发展， 而是聚焦于

片中人物将作何选择。正如影片中台词所言： “每

个人都有弱点， 在欲望、 压力、 良心、 职责面前， 是
黑是白， 如何选择他需先自我博弈， 我们往下看。” 
一般而言， 此类心理性悬念往往比传统悬念具有更

为持久的叙事张力， 因为此类悬念的落脚点是人本

身， 只要该人物仍处于挣扎过程中， 悬念便会持续

生成并作用于观众。影片中， 黄队在楼梯间的失控

嘶吼、 与妻子对话时的哽咽、 与严队沟通时的迟疑

闪躲， 这些场景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情节发展， 却精

准呈现了人物内心的痛苦与矛盾。由此， 观众在已

然预知人物身份终将暴露的前提下， 仍会持续关注

他行为选择的走向， 这也正是心理性悬念所赋予观

众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叙事期待。

作为一部谍战影片， 《惊蛰无声》从一开始就设

计一个动感追捕情境： 现代科技跟踪下， 一个外籍

间谍在深圳高楼大厦之间的不断逃窜， 两位队长带

领团队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 分别追踪嫌疑送货员

及背负背包的监视对象， 悬念由此开始。随着截获

送货员传递的物品， 收货人急速离开的跟踪， 猫鼠

游戏正式展开， 初级悬念由此而生。随后， 快递员

嫌疑被排除， 追捕接收物件的外籍间谍时， 目标几

乎被捕却因电子干扰意外逃脱， 关键时刻消失无

踪， 悬念再次升级。直到最后于广告牌后被拘捕， 
悬念似乎就此破解； 但随着剧情推进， 其帽子上被

喷洒的稀有涂料液体， 又让源于隐秘涂料所引发的

悬念得以延续， 此乃叙事层面的悬念。更重要的

是， 国安内部的卧底悬念亦紧锣密鼓地展开， 国安

机构被渗透才是核心悬念。在对被策反者逐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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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后， 反而形成相当大的一个悬念， 即如何甄别包

括两位副队长在内到底谁是被策反的叛徒？悬念

自空降女队长上任伊始便已开启： 所有队员都需要

甄别排查， 随着女队员嫌疑被排除， 悬念落在两位

副队长身上， 他们一方面要继续追捕间谍， 另一方

面作为战友又要彼此提防。悬念似乎指向由易烊

千玺饰演的副队长严迪， 其前女友与嫌疑间谍的合

影照片进一步强化了怀疑； 而朱一龙饰演的副队长

黄凯与色诱女谍的接触， 又似乎暂时排除了他的嫌

疑。与此同时， 掌握机密涂料的工程师与黄凯副队

长的交集， 让多线策反彼此交织， 营造出扑朔迷离

的叙事张力。悬念层层铺展， 更大的反转却藏在后

续情节中： 包括帽子涂料的置换， 从最初的暗盒物

料到帽子涂料的机密涂料取回过程， 再到换装假涂

料帽子等。在密不透风的布局之后， 揭开的是更为

深层的悬念： 国安部门早已布置了迷惑敌人的双面

人， 严队长的身份由此解开。这打破了“揭开一个

悬念或深入两个悬念”的简单模式， 带来了更深层、 
多样悬念叠加的叙事效果。在这个过程中， 张艺谋

设置的立体悬念的叙事直到最后才让人恍然大悟。

尽管部分观众对其情节交代的合理性存在一些疑

问， 但回到我们所说中国谍战片的主流价值观和国

安部门的布局的深邃性上， 这恰是对国家安全工作

的一种必要认知。

我们也可以说， 张艺谋的影片在悬念的制造上

不仅让我们看到在影片之中被怀疑者和追捕者之

间的心理博弈， 也让观众心理上不断的揣测、 猜
疑， 在不明真相的状态下， 一个接一个地揭开悬

念， 一直到最后谜底揭晓， 结局令人大跌眼镜， 也
让观众明白了国安谍战布局真正的高明之所在。

这种人物间心理上的博弈和影片之中人物之间的

博弈相互交织， 较好地实现了谍战片的复杂性。

2　临界状态中的人性深度与精神向度

我们正不断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影像艺术

的变化： 从长视频向短视频的延伸， 正冲击着传统

长视频影像的审美机制和审美范式。因此， 有人会

认为未来的影像创作会彻底颠覆传统影像， 迎来

AI 创意、 AI 剧作和人工智能的拍摄甚至表演。因

此， 有人悲哀地认为， 人工智能会替代真人的表

现， 人的意味会逐渐消失。事实上， 我们坚定地认

为， 在人工智能时代， AI 为影像创作提供了更丰富

的赋能和助力， 反而凸显出影像创作人的智慧高位

所在。而在人们的观赏体验之中， 人依然是影像创

作和作品的核心， 人的思想表现、 人格、 人的面貌

的多样性、 人性的深度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 
根本确立着影像的感染力与价值。

作为谍战片， 毫无疑问， 活跃在影像之中的正

反形象， 或者是丰富性的人物形象， 肯定是相辅相

成的。  “身处和平年代的人们， 现实生活是平淡甚

至乏味的， 谍战题材决定了作品内容表现隐秘而平

凡的英雄们的生存状态”［4］， 因此， 对于人物形象的

复杂性的塑造， 考验着创作者的智慧与格局。的

确， “不管人的主观愿望如何， 人的价值由其自身

行动决定， 而人不仅有行动的自由， 也有以行动改

变自身行动的自由”［5］9。由此可见， 人的本质并不

是先天既定， 而是在持续的选择与行动中不断生

成。因此， 文艺作品中真正具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这种未完成性或不确定

性， 能够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抉择提供充分的展开

空间， 使他在具体情境中的每一步行动， 都成为自

我塑造与价值确证的关键。

《惊蛰无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出色之处， 正体现

在对这种“未定状态”的刻画。影片中由朱一龙饰演

的黄凯， 身处“正在被策反”的悬而未决的状态： 他有

能力选择抓捕间谍完成任务， 或是被策反酿下大错， 
而他如何选择正是这一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重点。

在影片中， “细致缜密、 富有同情心， 但过于自信、 喜
欢掌控”是境外间谍组织为他描绘的性格画像， 创作

者以这一性格设定为基点， 深刻呈现出一个好人如何

在欲望、 恐惧与良知的撕扯中一步步走向深渊。从表

面来看， 他走上不归路的开端是被美色所诱惑， 但是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 境外间谍对他的掌控源于精准

掌握了其性格的薄弱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一弱点， 使
得他在得知自己的处境时， 第一反应不是向上级汇报， 
而是试图自行解决问题——他以为凭借自己的缜密

能掌握主动权， 却不知早已落入层层圈套。当境外间

谍白帆以掌握把柄相要挟， 要求他将金属药水撒在证

据盒子上， 同时抛出一句极具诱惑的承诺： “只要你

做完这件事， 从此我们不再有任何要求， 彻底销毁证

据完全断联。” 这句话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它许诺了

一种“重新掌控”的可能性， 他自以为可以通过一次妥

协， 换回对生活的掌控权， 这正是他性格缺陷的致命

问题。而在得知他的妻子怀孕时， 保护家人与背叛信

仰被置于天平两端， 这位专业且负责的国家安全工作

人员， 良知与恐惧在他内心形成无法调和的战场， 人
物的悲剧结局也就在所难免。实质上， 影片中李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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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的设置， 正是作为映照黄凯潜在命运的重要参

照而存在。他既是明线中新型战机隐形涂料泄密案

的直接责任人， 也是被境外间谍势力策反与操控的普

通个体。从被利益诱惑而出卖情报， 到事发后陷入恐

慌、 企图出逃， 最终在境外势力的遥控下死于非命。

这一完整而充满悲剧性的情节脉络， 从反面印证了黄

凯性格缺陷所必然导致的悲剧走向， 从而使其经历与

选择更具警示意义。

进一步说， 从人物行动的深层逻辑来看， 黄凯

的每一次选择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共情基础： 他为保

护家人而妥协， 却使家人陷入更为严峻的境况； 他
试图掌控局面， 却在拉扯中逐渐丧失主导权； 他本

可及时回头， 却因恐惧一再错失机会。  “在任何情

况， 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地点， 人自由选择成为叛

徒或英雄， 成为懦夫或胜者。在为自己选择受奴役

或获自由的同时， 人必将选择一个或受奴役或有自

由的天地， 悲剧在于人必定尽心竭力证明他的选择

是对的。”［6］575-576 黄凯在每一个选择关口都试图说服

自己别无选择， 却在不知不觉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影片没有为他的行为开脱， 也没有站在道

德高地简单批判， 只是客观呈现了这场无声的博

弈， 最终以他的彻底失败而落下帷幕。这种对于个

体心理的微观叙事，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国家

安全领域斗争的日趋复杂与风险挑战的无处不在， 
凸显了人性心理防线在国家安全防御体系中的核

心地位。影片借由这一人物的遭遇， 亦反映出当前

这种隐蔽斗争的手段往往并不是显性的， 而是呈现

出隐形渗透、 渐进腐化的特征。它以人性的弱点， 
如焦虑、 恐惧、 贪婪、 虚荣等为切入点， 继而通过

长期隐蔽的心理暗示与利益诱导， 逐步消解个体的

价值认知及道德底线。

“当下谍战剧置入主旋律的爱国主义与英雄情

结， 讴歌在隐秘战线上为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无名

英雄， 是主旋律意义生产方式之一。”［7］ 在电影《惊

蛰无声》中， 如果说黄凯这一角色代表了某种可供

反思的反面形象， 那么由易烊千玺饰演的严迪， 则
呈现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国安部门安插的“双面

人”， 严迪始终身处多重身份的夹缝之中： 在同事

面前， 他是被重点怀疑的对象， 必须接受组织的审

查与考验； 在黄队身边， 他是暗中执行任务的追踪

者， 要时刻隐藏真实意图； 而在境外间谍势力眼

中， 他又是潜在策反的目标， 必须在危险的博弈中

维持脆弱的平衡。这种身份的多重叠加， 迫使他必

须不断切换面具， 而在层层伪装之下， 支撑其行动

的， 是作为一名国安人员对国家绝对忠诚的坚定初

心。然而， 多重身份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代价： 长
期处于高度紧绷的心理状态之中， 严迪必须时刻保

持警惕， 稍有疏失便可能导致任务失败。正因如

此， 他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角色上的设定， 更是一

种精神象征， 即在极端境遇下对国家信仰的坚守与

隐忍， 折射出了新时代国安人员绝对忠诚与甘于奉

献的职业品格。在谍战题材电影的创作中， “需要

精神制高点， 不能局限在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 而是要展示或弘扬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化的精

神境界”［8］。  《惊蛰无声》正是通过严迪这一人物， 
完成了这种精神维度的构建与表达， 从而为新时代

国安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赋予了鲜明的现实意义

与时代担当感。

3　技术时代的视觉隐喻： 被窥视感与现代

性焦虑

作为广义惊险样式中的一种， “间谍片除却展示

孤胆英雄的超人神勇， 同时是一种‘炫技’， 即以诸种

电影奇观/特技构造视听震撼”［9］。张艺谋导演素来擅

长以视觉语言构建叙事张力， 在《惊蛰无声》中， 他将

这种美学优势与当代间谍活动的技术特征深度融合， 
直面数字时代新兴技术与情报手段为类型创作带来

的深刻变革。影片不仅集中呈现了数字追踪、 智能AI、 
全景成像等前沿科技， 凸显出国家安全系统现代化的

作战能力； 同时借助无人机追踪、 动态跟拍等精准且

富有冲击力的视听语言， 将技术本身转化为一种兼具

时代性与象征意味的隐喻美学。

“在诸种感官隐喻里， 视觉隐喻是最重要、 使
用最多的隐喻形式。”［10］ 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于现

代化都市深圳， 高度发达的城市景观为视觉体系的

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托。在张艺谋的镜头语

言中， 密集林立的摩天楼宇、 纵横交织的立体交通

网络， 共同营造出一种秩序井然且充满科技感的视

觉质感， 精准地勾勒出当代中国前沿都市的空间图

景。而在人流如织的繁华都市背景下， 一场围绕国

家安全核心机密的隐蔽较量正在悄然展开。基于

这样的空间设定， 影片刻意强化了视听语言的技术

属性与现代特征， 其中无人机视角的运用成为贯穿

全片的视觉核心。影片以无人机撞击事件作为叙

事开端， 不仅为整个剧情的展开埋设了重要的悬

念， 也奠定了全片以技术视角解构谍战叙事的美学

基调。在此后的叙事进程中， 无人机视角深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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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推进、 氛围营造等多个环节， 成为塑造谍战氛

围、 强化戏剧张力的重要手段。在《惊蛰无声》中， 
持续运动的无人机视角穿梭于摩天楼宇与玻璃幕

墙之间， 在强化都市空间理性、 疏离与冷峻的质感

的同时， 也形成对地面人物行动的俯瞰式掌控。由

此产生的视觉压迫感， 正是智能时代技术监控的美

学表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在无人机视角的画面

处理上， 影片区别于传统航拍所追求的流畅美观， 
刻意保留了画面中的轻微噪点， 以镜头的抖动、 视
角切换的突兀等特征， 凸显了无人机的技术媒介属

性与机器质感。

此外， 影片大量使用了偷拍、 跟拍等镜头语

言， 将观众直接带入充满猜忌与不安的谍战空间。

如黄队深夜密会白帆的场景， 镜头始终保持着一种

窥视的距离， 观众仿佛隐匿于暗处， 目睹一场隐秘

的交易。这种处理模拟了隐蔽拍摄的技术特征， 既
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在窥视秘密， 同时也暗示着黄

队已陷入被监控的境地。而在严队跟踪黄队的段

落中， 一个跟拍镜头始终保持在两人身后， 形成持

续的第三人称凝视。这一镜头在视觉层面完成了

“跟踪者亦被跟踪”的叙事隐喻， 暗合了“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谍战逻辑。通过这一系列的拍摄和剪

辑手法， 影片形成了贯穿始终的叙事暗示： 片中人

物始终处于被记录、 监视与审视的状态之中。从更

深层次看， 在数字技术无处不在的当下， 每个人既

是观看的主体， 亦是被观看的客体； 既有窥视他人

的欲望， 也时刻面临着被窥视的可能。  《惊蛰无

声》以视听语言精准捕捉了这种普遍存在却又难以

言说的心理体验， 通过对“看与被看”关系的多重建

构， 实现了对技术时代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观照。

这种将技术奇观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创作路径， 正
是新时代谍战电影在视听表达上的鲜明突破。

4　反思与局限： 反面人物的功能化及其叙

事代价

对于当代谍战类型片而言， 人物塑造的深度与广

度是提升作品质感的关键。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惊

蛰无声》在艺术完成度上仍存在一定缺憾， 尤其在部

分次要人物的塑造上， 存在明显的形象单薄化与功能

化问题。众所周知， 谍战叙事的张力来源于双方在智

力、 信仰、 意志力等多方面的博弈， 因此对于谍战片

而言， 反面角色与敌对势力的塑造具有重要的美学意

义， “鲜明的反面人物存在能推动情节， 从而达成对

正面人物形象塑造的目的”［11］。在整部影片的情节发

展中， 境外间谍白帆以美色诱惑、 以证据胁迫、 以家

人前途为筹码对黄凯进行步步操控， 最终将他拖入危

机深渊。从叙事功能的角度来说， 这一角色有效串联

起影片的关键情节点， 是维系故事链条运转的重要推

力。但从人物塑造的维度来看， 白帆的内在世界被严

重简化， 作为一个完整人物所应具备的矛盾性与复杂

性几乎完全没有体现， 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服务于情节

推进的“工具人”。反派形象的强度、 可信度与戏剧张

力， 直接决定着正面人物的行动合理性与整体叙事的

悬念强度。正如相关论述指出： “观众总是和好人站

在一起， 好人面对的反面角色越凶恶， 剧本就越有悬

念感。”［12］ 从这个角度来说， 《惊蛰无声》在人物塑造

上确有其问题所在。

然而， 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看待这种人物塑造上

的取舍， 其背后折射出影片明确的创作意图和类型

定位。结合前文分析不难看出， 《惊蛰无声》作为一

部聚焦当代国家安全题材的谍战影片， 其核心艺术

追求在于将传统谍战片中的情节性悬念， 转化为更

具现代性和心理深度的心理性悬念。在这一创作

定位下， 影片将叙事重心聚焦于国安人员的精神世

界与行动逻辑， 对黄凯、 严迪等核心人物的内心开

掘倾注了大量心力； 而对境外间谍形象进行必要的

简化处理， 具有其创作层面的合理性。尽管在谍战

类型片的创作传统中， 创作者常以情节驱动作为核

心叙事策略， 导致人物形象塑造呈现出功能性导向

的简化倾向， 但《惊蛰无声》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试

图超越这一传统， 以心理性悬念作为美学追求。从

这一意义上说， 次要人物的功能化特征既是影片在

有限篇幅内聚焦核心命题的必然选择， 也是类型创

作中常见的主次安排。

关于谍战片的人物塑造， 人们自然可以从不同

角度做出理解与评价。  《惊蛰无声》的人物， 包括

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 并非

无懈可击。尤其是在配合式次要人物的塑造上， 无
论是国安部门的领导， 还是间谍方的人物， 其塑造

的详略分寸也并不是完美无缺， 部分观众对于某些

人物的指摘也确有其合理性。但站在主流价值观

的角度来看， 张艺谋在塑造和平年代国安战线上人

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方面，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影

片基于谍战片的主流价值观与立场要求， 较好地完

成了在和平时代国家安全部门保护人民安全、 维护

国家安全、 保卫国家重大利益的价值传达， 这一点

仍是值得称道的。

12



（总第  208 期） 《惊蛰无声》： 悬念重构、 人性深度与当代谍战的视觉隐喻（周 星等）

5　结　语

应当承认张艺谋此次触及和平年代国家安全题

材的创作， 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清晰体现， 也旨在唤

醒人民居安思危意识， 看到国安工作对于国家建设的

重要价值和意义。影片为我们揭开了隐秘战线上国

家安全领域的激烈博弈和复杂性， 为新主流电影的谍

战表现做出了有益探索。影片立场与价值观明确， 也
揭开了国安部门许多不为人知或需警醒之处。从这

个角度看， 《惊蛰无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影片选

择在春节档这一热门档期上映， 让国家安全这一宏大

主题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引发观众对隐蔽战线斗争的

思考， 彰显了主流题材影视创作应承担的社会价值与

文化使命。尽管影片在人物塑造深度、 叙事均衡性等

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但这些不足恰恰反映出国产现实

题材谍战片有待深化的创作空间。 “实事求是地看待， 
中国电影的高峰创作数量其实并不多， 中国电影在艺

术处理上的水平参差也是中国电影的现实情况。”［13］

未来的中国电影， 应当持续拓展主流商业电影的精神

格局与文化边界， 推出更多富有创造力和时代担当的

优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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